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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嬉笑怒骂
讲述美国

08 黑影勇夺特许状

康涅狄格殖民地断然拒绝与新任
总督合作，爱德蒙总督发出命令后，几
个月过去了，康涅狄格殖民地没有任何
反应。总督在波士顿大摆皇室贵族的
派头，甚至摆出了国王的做派，但就是
没人买他的账。

眼看康涅狄格一点儿都不给面子，
总督发怒了，亲自带上由60名官兵组
成的保镖队前往康涅狄格兴师问罪。

在康涅狄格议员开会时，总督神气
活现地走进议院，下令必须把特许状交

给他。
爱德蒙爵士一进门，议员们就很紧

张，因为这份特许状就放在一个很显眼
的地方。总督也做好了准备：如果乡巴
佬们敢不交出特许状，本官就要动用武
力把它抢走，本官乃钦差，恭行天罚，看
尔等哪个敢不遵从？

由于事发突然，议员们没来得及将
这份象征自由的珍贵文件保护起来，因
此，他们立即互相递眼色，想着先应付
应付，然后见机行事。

议员们毕恭毕敬地接待了这位他
们恨不得一巴掌拍死的总督，然后开始
了一场持久而冷静的辩论。

议长首先向总督致辞，一通长篇大
论，恨不得从盘古开天地说起，其实说
来说去，核心就是绝对不交出这份以高
昂代价换来的且长期以来所持有的特
许状：要我们交出这份特许状，就是要
我们交出自己的命。

议长虽然说得激情澎湃，底下的议
员们听得热泪盈眶，但这套说辞在总督
这儿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就是为
了要特许状而来的，不是为了听借口而
来的。

议员们辩论了好几个小时，总督是
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终于抓狂了。总督
进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在辩论的
过程中，天彻底黑了。有人拿灯火过
来，放在议员们围坐的桌子上。总督已
经由不耐烦变为愤怒，他的态度十分坚
决，命令议员们必须交出特许状。

议员们拗不过总督，只好把装有特
许状的盒子拿了出来，然后盒盖就被打
开了。现在，特许状就摆在大家面前。

总督一看特许状近在眼前，不管三
七二十一就冲了上去，想把这份特许状
拿走。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从人群中突然
飞出来一顶长长的斗篷，倍儿有准头，
一下就落在燃烧的蜡烛上，把蜡烛扑灭
了，顿时屋里就黑了，伸手不见五指。

接下来，现场一片混乱。
不一会儿，人们发出了欢呼声。
总督勃然大怒，问：你们这是什么

意思？莫非想欺瞒本官不成？赶紧保
护特许状，快点儿把蜡烛点起来！

侍从们立刻照办，再次点燃蜡烛。
那个年代没有打火机，也没有火柴，点
蜡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分钟过去
了，蜡烛才点着。

在蜡烛点着之后，所有人的目光不
约而同地聚在存放特许状的盒子里，一
时间大家都惊呆了：盒子空了，特许状
没了。

总督气得破口大骂，粗话连篇，让
这些都是虔诚清教徒的议员听了很不
舒服，但不管他怎么骂都没用，他不可
能把特许状骂回盒子里。

一屋子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告诉总
督特许状去哪儿了。

议员们面面相觑，虽然特许状不是
他们藏的，但他们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激
动。他们想，不管这特许状在哪儿，只

要不落在总督手里就行。
事实上，他们都知道特许状的去

向，因为他们目睹了刚才那惊心动魄的
一幕。

就在蜡烛被扑灭的一瞬间，在黑暗
的掩护下，一个行动敏捷的人一把抓住
特许状，迅速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跑
到会议室一扇敞开的窗户前，然后一跃
而出。

当时，会议室外里三层外三层地围
着大批群众，他一边跑，一边对这些围
观群众喊：躲开点，躲开点，快给我让
路！为了康涅狄格和自由，我拿到了特
许状。

人们欢呼雀跃，立刻让开了一条
路。很快，这个拿到特许状的人就不见
踪影了。

这时，总督还在大厅里像泼妇似的
暴跳如雷，以丢了特许状国王会震怒为
由威胁议员们，还扬言要对在场的每一
个人进行搜身。

拿到特许状的人来到一棵高大挺
拔的橡树前，这棵树是空心的，从外面
看开口很窄，但里面空间很大。

这个拿到特许状的人将胳膊使劲
儿伸进洞里，把装着特许状的小包尽可
能地塞到树洞深处，然后用树底下的小
石子在包裹上面覆盖了一层作为掩饰。

拿到特许状的人，就是康涅狄格的
民兵队队长——约瑟夫上尉。

（摘自《世界历史很有趣：袁腾飞讲美
国史》袁腾飞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人鱼与她
梦幻童话

鲁莽的行为09

“什么？”我沉浸在自己的小九九
中，没反应过来。

他说：“你让我为你工作，那我需要
做什么？”

“哦！那个不着急，今天先把你安
顿下来。”我打量着他，决定马上去帮他
买几件衣服。

“我现在要出门一趟，你和我一
起……”话还没说完，我猛地闭上了嘴。

从理论上讲，他仍是陌生人，我不
该把他留在家里，但是，他这个样子，如

果我带着他一起上街，我敢保证用不上
半天，整个岛上的人都会知道，说不定
晚上就有好事的人给爸爸打电话，我疯
了才会那样做！

我心思几转，一咬牙，斩钉截铁地
说：“你留在家里！”

我指指他之前坐过的地方：“你可
以把藤椅搬出来，随便找地方坐。”

我上了楼，一边换衣服，一边纠结
自己刚才的决定，把一个刚刚知道名字
的陌生人留在家里，真的合适吗？不会
等我回来，整个家都被搬空了吧？

在纠结中，我翻箱倒柜，把现金、银
行卡、身份证、户口簿，甚至从来不戴的
一条铂金钻石项链，全塞进了手提袋
里。这样，屋里剩下的不是旧衣服，就
是旧家具，就算他想搬空这里，也不会
太容易。

在关卧室门时，我想了想，去卫生
间拿了梳子，小心地拿下一根夹在上面
的头发，夹在门缝中。我又依样把楼上
的3间卧室、楼下书房的门缝里都夹上
了头发。

这样，只要他打开了门，头发就会
掉下来。这种电视剧里的手段是我10
岁那年学会的，为了验证继母是否偷看
了我的日记本，我特意把头发夹在日记
本里，最后，事实证明她的确翻阅了我
的日记本，我和她大吵一架，结果还被
她指责“小小年纪就心机很重”。

我提着格外沉的手袋走出屋子，看

到吴居蓝把藤椅搬到了主屋的屋檐下，
他正靠在藤椅上，看着院墙上盛开的三
角梅。我心里微微一动，娇艳的粉红色
花朵和古老沧桑的青黑色石墙对比鲜
明，形成了很独特的美景，我也常常盯
着看。

我说：“厨房里有吃的，你自己去
拿，虽然你很嫌弃我的厨艺，但也没必
要饿死自己。”

他微一颔首，表示听到了。
“那……我走了！很快回来！”在关

上院门的一瞬间，我和他的目光正对，
我柔肠百结，他却平静深邃，甚至带着
一点点笑意，让我在瞬间产生一种感
觉，他看透了我的担忧，甚至被我的小
家子气给逗乐了。

我站在已经关上的院门前发呆，不
可能！肯定是错觉，肯定又是光线角度
的原因！

这些年，岛上的旅游产业发展很
快，灯笼街的服装店都投游客所好，以
卖花上衣、花短裤为主，这些并不适合
日常穿着。我又不敢去常去的那几家
服装店，店主都认识我，我怕他们问我
给谁买男装，只能去找陌生的店。

逛了好几家店，终于买到了吴居蓝
能穿的衣服。我给他买了两件圆领短
袖白T恤、两件格子长袖衬衣、两条短
裤、两条长裤、一双人字拖。最后，我还
红着脸、咬着牙给他买了两包三角内
裤，一包三件，总共六件。

真是作孽！我给爷爷都没有买过
内裤，平生第一次购买男人内裤，竟然
不是给男朋友，而是给陌生男人！

在回家的路上，我顺便买了一些
菜，拎着两大包东西，一边沿着老街坑
坑洼洼的石头路走着，一边给自己“打
预防针”：如果回到家发现他偷了东西
跑了，也很正常，我就当破财免灾！这
样的人越早认清越好！所以，我今天的
举动虽然有些鲁莽，可也不失为一次精
心布置的考验！

走到院子门口，在掏钥匙时，我迟
疑了，后退两步，仔细打量着面前的院
门。门紧紧地关着，地上只有落花和灰
尘，看不出在我走后，是否有人提着东
西从这里离开。

我咬着唇，把钥匙插进锁眼儿，开
锁时忐忑的心情，让我想起了等待高考
成绩时的感觉。

刚打开院门，我就看到了坐在屋檐
下的他，禁不住脸上涌起笑意，脚步轻
快地走到他面前，把一包衣服放在他脚
边：“都是你的，我估摸着买的，你看
看。”未等他回答，我转身走进厨房，把
买的菜放进冰箱里，说：“我买了一条活
鱼，晚上蒸鱼吃。”用爷爷的话来说，蒸
鱼虽然很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把握，但最
重要的是食材，只要鱼够好、够新鲜，火
候稍差一点儿，味道也很鲜美。

（摘自《那片星空 那片海》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